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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不是自杀的——吉姆·琼斯

 

1978年11月18日

 

晚上九点半过后，教主吉姆·琼斯开始了演讲。

“奇迹确实存在。你们不要害怕，也不要哭泣。”

吉姆低沉的声音透过设置在村落里的扩音器传出。

“我爱你们，我会一直看着你们出发。”

吉姆在展馆的舞台上继续演讲，不远处，被大人牵着手的孩子们在圆形小锅附近排着队。负责烹饪的两

个女信徒用滴管从锅里吸着紫色的果汁，把它们滴进孩子们的喉咙深处。

“这果汁是我亲手调制的，绝对不会让你们感到痛苦。你们就像睡觉一样启程吧。”

吉姆对孩子们这样说，但几分钟后，无数的惨叫声揭穿了他的谎言。

“你们为什么要哀嚎?你们什么都不用担心。神赐给我们生与死，我们要心怀敬意的去执行。”

不到一个小时，就有267个孩子死亡。

孩子之后是大人，大人之后是老人，按照吉姆·琼斯的指示，他们纷纷将纸杯里的果汁一饮而尽。

一位负责农耕的男人从女信徒手中接过果汁，转头向吉姆道谢，“只有你才会为了我们与世界进行战
斗。”说完诀别的话后，他强忍着，呜咽一口喝下了果汁。然后跪在舞台下面，额头贴在地面上，向吉
姆祈祷。几分钟后他开始浑身痉挛，慢慢失去了意识，嘴里说着胡话死去了。

担任校长职务的男人哭泣着接过递来的果汁，瞄了一眼孩子们的尸体，嘴里说着，“吉姆·琼斯先生是我
唯一的神。”一口气喝光了果汁。之后，他冲出展馆，准备跑去工作了一年半的学校，但跑了一百米左
右，剧烈的头痛和眩晕袭来，当场就断气了。

在牢房担任看守职务的男人，一言不发地喝下果汁，之后操纵着轮椅走出展馆。他走到一处没有人的空

地，为了不让长年同甘共苦的轮椅被呕吐物弄脏，他挣扎着从座椅上爬了下来，背靠着轮子坐在地上。

几分钟后男人呼吸开始变得困难，他一边抽搐着一边死去了。轮椅的左后轮浸泡在他失禁的尿液里。

在陵园担任管理员职务的的女人接过果汁，依次扫视住在同一宿舍的朋友们的脸，说着异教徒般的

话，“重生后再见吧”，一口气喝光了果汁。

吉姆拿着麦克风告诫女人说:“我们是要去往神的国度。”她反复说了几遍:“再见!”后一头摔在长椅上死去
了。

一位女后勤人员接过果汁，以优等生的口吻自豪地说:“我很荣幸能自己决定生死。”然后一口气喝光了果
汁。她把同事们召集了起来，安静的坐在席位上等待症状出现，不久后，喉咙和胸口突然剧烈地疼痛起

来。她疼痛得无法呼吸，一边呕吐一边在地上打滚。她感觉自己被骗了，可是此时此刻，她却无法从喉

腔挤出一句控诉的话，甚至连眼泪都没办法流出来，最终，她被自己的呕吐物噎死了。



其中也有些怕死之人，试图逃离展馆。一名负责烹饪的女人起初想听从琼斯的指示饮下果汁，但在听到

无数的惨叫呻吟声后，再也无法按捺恐惧，向密林外跑去。不过才逃离了二十米左右，就被巡视的保安

人员抓住，被拖回了展馆。

她和孩子们一样被人用滴管把果汁灌进喉咙里，在周围信徒的白眼中挣扎了十几分钟才慢慢失去意识。

虽然也有不少信徒顺利地逃进了密林，但大部分人都遭遇了和她相同的命运。

距离第一个孩子死后的三小时，晚上十一点多。负责烹饪和保安的信徒们在满是尸体的展馆里喝下了最

后一杯果汁。

呻吟声和惨叫声渐渐变小，不久，寂静降临了琼斯敦。

“结束了吗?”

作为吉姆·琼斯的左膀右臂支撑教会日常运转的内务长官往杯子里倒了些果汁，然后拿着杯子慢慢一步
一步的走向展馆后方。

尸体层层叠叠，仿佛要把地面填满。

他想起总部在旧金山的时候，教会的田地里出现了大量的蚊虫，他慌忙喷洒杀虫剂。眼前的光景，和那

天早上的田地，几乎毫无区别。

走出展馆，缤纷的色彩映入眼帘，他们比朴素的象牙色和米色，橙色、淡绿色、粉色等鲜艳的颜色更引

人注目。昨天，里奥·莱兰议员率领的调查团访问了琼斯敦，教主指示信徒们要穿上华丽的衣服迎接他
的到来。

狂欢才过去一天，为什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男人想回顾从早上开始发生的事情，但又马上放弃了。在无数的尸体面前，为自己找任何借口都是毫无

意义的。一切都来不及了。男人像是在为自己的愚蠢进行哀叹，他摸了摸右脸，把杯子放到嘴边，饮下

了果汁。

吉姆·琼斯坐在展馆舞台的椅子上，侧耳倾听着，可是再也听不到人类的声音了，既没有人赞美他，也
没有人辱骂他。此时，吉姆才发现，琼斯敦原来是这么安静的一个地方。

吉姆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扔掉拐杖，慢慢坐在尸体中间的缝隙里。他从夹克中取出三小时前保安队长交

给他的转轮手枪，用拇指按下了枪上的保险击锤。

如果说没有自责，那是骗人的。然而，更让他感到愤怒的是，自己被那个男人陷害了。

那个突然造访的局外人，对琼斯敦的艰辛一无所知的局外人，真是个混蛋啊！

没有其他选择了。只剩下这唯一的一条道路可走，为了信仰，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吉姆·琼斯将转轮手枪的枪口抵住左耳，扣动了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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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侦探死的那个夜晚，港口淅淅沥沥的下着雨。

1978年十月三十日深夜。宫城县石卷市可以看到海湾的民宿“海之庭”突然传来两声枪响。

第一枪是晚上十一点十五分，第二枪是十一点十七分。

民宿的老板又惊又怕，立即前去确认住客的安危。这天住宿的客人一共有两组。住在主屋的是一对母

女，她们平安无事，而住在偏屋独居的男客人却没有任何回应，用万能钥匙打开门锁后，老板发现男客

人腹部中枪已经死了。

与此同时，听到枪响的附近居民也向警方打了电话报警。在市区巡逻的南町派出所巡警连赶到“海之
庭”查看情况，远远的，他们就发现有一名胸口被射穿的男性受害者倒在“海之庭”后院的土墙前的道路
上，该受害者体型小巧，像是个十几岁的青屁股小鬼。

十月三十一日凌晨一点，东京都中野区商住楼三楼。

侦探大埘宗一手拿着电话，另一只手拿着一罐罐装啤酒。

“大埘。海之庭民宿有案子了，两个受害者中枪身亡，有时间的话，请务必帮忙。”在电话里，宫城县警
本部的刑事部长小牛田这样开口。

“很不巧，我有重要的事情。”大埘想都没想就决定拒绝，因为长年陪伴他的冰箱出了故障，明天说什么
都要去一趟车站前的旧货商店。

“一名受害者是在一间上锁的密室中被杀的。”

半年前还在警视厅搜查一课担任理事官的小牛田，对大埘宗侦探事务所擅长的领域颇为了解。

“……密室吗？”大埘犹豫了片刻，“就算你这么说，也不能打乱我的行程啊。”

“受害者中有一人是你的同行。”小牛田使出了杀手锏。“是侦探横薮友介。”

要说不震惊是骗人的。如果那个男人被杀了，应该会引起世人的关注吧。但是——

“别把我和那种骗子混为一谈。”

大埘讨厌横薮友介。虽然媒体毫不遮遮掩掩地称赞横薮是日本第一名侦探，但他只是幸运地找到了四年

前灭火器商一家被杀事件的凶手而已，除此之外再没有侦破什么像样的案件了。最近还在《交给名侦探

吧!》综艺节目中自以为是地分析未解悬案，结果什么都没有猜中。

“怎么可能呢?我听说他在电视节目上说中了四桩悬案的凶手。”

“那肯定是骗人的吧?”

“是这样吗?”

“退一步说，即使是真的，我们事务所搞定的未解决案件也有八个了，我赢了。”

“看来大埘先生，是嫉妒横薮友介的人气啊。”小牛田无奈地吐了口气。



“我挂了。”

“别急着挂电话，我想说的是，不光是受害者，凶手也很厉害。”

小牛田还藏着一张王牌。

“从子弹的线痕迹来看，杀害横薮友介的凶手应该是108号丸八。”

这次，大埘打从心底感到惊讶：那个连环杀人魔回来了吗?

“帮我在酒店准备瓶啤酒，要冰镇的。”

还没等小牛田开口，大埘就挂了电话。

10月31日下午1点30分，大埘带着助手有森理理子，来到了“海之庭”。

刚到目的地，大埘就听到一阵嘎吱嘎吱的声音。

“什么啊?”

屋顶上有一块风车模样的招牌，上面用圆角文字写着“UMINONIWN”。风一吹，招牌就旋转，发出嘎吱
嘎吱的声音，诡异的很。

“做得还真不错呢。”

理子佩服地点着头，按下了相机的快门。

这时，小牛田挥舞着笔记本走出来迎接两人的到来。

“刑事部长亲自出来迎接吗?”

“108号都出来了，我哪里敢呆在总部喝咖啡啊。”

穿过前院，三人进入了“海之庭”的主屋。

“如果警察搞错了，我可不会放过你的。”

“对子弹进行鉴定的结果显示，与十年前使用的子弹线痕完全一致。这意味着杀害横薮友介先生的就是
108号，没错。”

108号事件是警察厅广域重要指定事件，犯人通称为108号丸八，1968年10月，108号从横须贺的美军基
地偷出西德制的转轮手枪，同年11月前后在东京、京都、函馆、仙台等地。连续枪杀了警员和出租车司
机等11人。

由于108号在案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反侦察能力极强，警方于是推断犯人是年龄在三十岁到四十
多岁的累犯或暴力团伙成员。然而，随着目击者的证词越来越多，这一推测被证明是错误的。最终警方

认为，108号可能是一个完全没有前科的门外汉，而且极有可能是个稚气未泯的十几岁的少年。

天真无邪、残忍而又精明的罪行令全日本为之战栗，不过，凶手在犯下仙台的那起案件之后，就突然消

失了，至此之后，没有新的线索，搜查也毫无进展。

“那个恐怖少年现在也该二十五岁了吧?”

“是的，完全是大人了。十年没犯案，还多亏了横薮先生的不断挑衅呢。”大埘讽刺道。

三天前，关于108号事件的《拜托名侦探吧!》的两个小时的特别节目中，大埘在电视上看到横薮义愤填
膺、正义凛然的样子说:“那种社会的害虫，就应该尽早铲除。”



“108号为什么知道横薮先生住在这个民宿里呢?”助手理子一边用相机的镜头拍下摆在鞋柜上的三叠土
鞋，一边问道。

“好像读了周刊《doms》上连载的随笔《名侦探横薮的假日》。横薮先生从二十日开始连续住在‘海之
庭’，原稿上记录了休假的情形。”

“真是个不怕麻烦的家伙啊，居然主动说出自己的住处。”

“108号应该是在昨天晚上十一点过后，趁下雨视线变差的时候偷偷溜进偏屋，将横薮先生击毙的。然后
从后院爬土墙逃跑的时候遇到了少年，为了灭口射杀了他。”

沿着主屋的走廊前进，左手边是后院，此时鉴识科人员正在凶手翻越的土墙上拍照。

前面有个小池，睡莲的叶子铺满了水面。房檐上立着“神池”的牌子。明明是个池塘，看起来却好像很庄
严肃穆的样子。

“被108号枪击的少年为什么会在半夜在这里游荡呢?”

小牛田没有回答理子的问题，而是从信封里拿出两张照片。先把第一张递给大埘。

戴着破棒球帽、披着宽大夹克的尸体倒在路上。他很瘦，从他稚嫩的面容上推断，年龄大概约十二三

岁。少年双手捂着胸口，身体蜷缩着，嘴角和嘴巴上溢满了鲜血，也不知道是怎么导致的。

“流浪汉啊。”

太大的夹克虽然不好看，但正好可以御寒。

“大概是在寻找避雨的地方的时候，看到了从围墙上跳下来的108号吧。”小牛田打开了钢制的房门。“横
薮先生被杀的偏屋在这里。”

“我们现场有个奇怪的地方，请大埘帮忙就是因为这个。”

“密室啊。”

理子从相机的取景器上抬起头来，小牛田点点头说:“正是。”

大埘在土间脱了鞋，穿过玄关进了房间。

客房大约有十五张榻榻米大小。虽然尸体已经被运出，但榻榻米上还残留着不少疑似拖动造成的痕迹。

横薮在断气之前似乎挣扎了很久。

小牛田递上第二张照片。

穿着薄衬衫和牛仔短裤的横薮身体朝右倒在榻榻米上，腹部一片殷红。凶手下手可真够狠辣的。

“除了横薮先生的遗体以外，现场一切都和发现时一样，凶手没有在现场遗留下任何具有导向性的物品
和痕迹。”

在小牛田的催促下，大埘从玄关开始查起，右手边是壁龛，正面是铺着地板的宽敞走廊，左手边是大窗

户。除了景色特别好之外，这是一家随处可见的旅店客房。

被子和浴衣都叠得整整齐齐，并不像准备睡觉的样子，壁龛里摆着不知画了什么东西的挂轴和插着Y形
树枝的陶器，前面摆着电视、电话、放着茶壶和茶碗的托盘，还有没有插电的电暖炉。

走廊面向大海，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挂着大渔旗的船只和盘旋的海鸟。藤椅的靠背上搭着一件风衣。从

左边的窗户可以看到被山峦包围的城市。



“凶手应该是趁横薮先生休息的时候侵入，朝他的腹部开枪。但是门窗都上了锁，也没有动过手脚的痕
迹。凶手是怎么出去的呢?”

“会不会是腹部中弹的横薮逃进房间，自己上了锁?”

“我们检查了主屋和楼梯，只在偏屋内部发现了血迹。”

“那就是横薮打开门的时候中枪了。为了防止凶手继续开枪袭击，于是锁好了门，结果不久后，他因为
失血过多死亡，继而形成了密室。”

“这个偏屋比主屋高1.5米，如果按照大埘先生说的，凶手应该是从比这里低的地方，比如楼下向横薮先
生开枪，那么子弹的射入口定是倾斜的，可是横薮先生的枪伤是平行的。”

凶手是潜入偏屋，从正面朝横薮开枪的吗?他不可能像烟雾一样从房间消失，所以应该是从门窗爬出
去，然后用某种方法锁上了锁。

“推拉门上的锁很难从外面关上，那么可疑的是窗户吗?”

大埘来到左侧窗边。但没有看到常见的新月形状的旋钮。本以为窗户没有锁，但推动窗户却纹丝不动。

小牛田将手指伸进窗框和窗框之间的凹陷处，轻轻滑动着小小的旋钮。

“乍一看好像是嵌死的，但这样就能打开，从这里可以看到少年被枪击的现场。”

说着把窗户往旁边打开。

大埘低头一看，这里离偏院很近——与后院隔着一道土墙的前方有一条小路，此时站着一名手持敬告牌
维持秩序的警察。

“这里景致很有气势啊。”

理子用同样的方法打开了走廊的玻璃门。阳台下面是海湾的码头，海浪的声音哗哗作响。如果是公寓的

话，大概有十层楼高吧。

“啊!”

一只觅食的海鸟突然震动双翅出现，用尖尖的爪子抓住理子的相机。好像是从屋顶俯冲下来的。受到惊

吓的理子紧紧抓住相机，但变焦镜头还是掉下了海湾，无声地被白浪吸了进去。

“你没事吧?”小牛田跑到理子身边，“这个房间里尽是些不像样的事情，比起侦探，也许更需要牧师。”他
故意说了句轻松的话，关上玻璃门。窗外海鸟还在天空若无其事的翱翔着。

大埘突然想到一个假设。

再次环视房间。叠好的被子。没有插电的电暖炉。藤椅的靠背上搭着一件风衣。还有壁龛里的电话。

果然如此。

“昨晚枪声过后，有没有人说听到有东西掉进水里的声音?”

大埘难掩热血沸腾的兴奋感。

虽然有些不可思议，但所有的证据都揭示了一个真相。

“108号的位置我已经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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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牛田脸上夹杂着惊讶和困惑：“还请大埘先生解开密室的谜团。”

“我知道，谜团当然解开了。”

“那么108号逃到哪里去了?”

“看到横薮的尸体，你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那家伙是在晚秋的深夜被杀的。今天虽然出了太阳，但昨晚下了雨，但横薮只穿着薄衬衫和牛仔短
裤，风衣搭在藤椅上，没有开电暖炉，也没有铺被子盖毛毯，这样的天气，再怎么说他也会觉得很冷

吧?”

小牛田看向没有插电的电暖炉。

“也就是说——”小牛田摸了摸胳膊，“怎么回事?”

“在房间的时候，横薮至少还披着一件上衣。凶手在开枪之后，脱下横薮的上衣，从现场带走了。不过
拿回去太费事，我想应该是扔进海里了。”

“为了什么?”

“因为上衣会将其彻底暴露，衣服上留下了一些痕迹。”

“什么痕迹？”小牛田抱着胳膊思考，“凶手的汗水和唾液，是这样吗?”

“不对。如果两个人接近到沾上体液的程度，横薮的衬衫和牛仔短裤上应该会留下痕迹。那样的话不用
特意脱掉上衣，把尸体整个扔进海里就行了。”

“话是这么说，还有其他非取走上衣不可的痕迹吗?”

“是硝烟反应。这个案子的凶器是手枪，用手枪射击的话，射击者的手臂和胸口均会沾上硝烟和火药残
渣。”

“不不不。”小牛田挥了挥右手，像是在驱赶虫子。“横薮先生是中枪的一方。为什么衣服上会有硝烟反
应?”

“那家伙是自己朝肚子开枪的。他没有跳入海中，只扔掉上衣，纯粹是因为害怕跳下去。”

小牛田满脸讶异。

“你是说横薮先生自杀了吗?仅仅因为没穿上衣这一点，这太夸张了。”

大埘没有理会小牛田，而是回头看壁龛。

“假设我是横薮，如果被人击中腹部，只要没有马上毙命，就算死里逃生的希望非常渺茫，我也会想办
法留下凶手的身份信息的。从现场的血迹来看，横薮被击中后，还存活了一段时间，他完全可以拿起客

房里的电话，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用内线呼叫房主，告诉他凶手是谁。横薮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因为
根本没有犯人，他不是被别人打的，而是自己拿枪对着自己腹部开枪。没错，这就是事件的真相。”

“等等。”小牛田举起手，“很奇怪，射杀横薮的子弹和十年前108号发射的子弹线痕完全一致。为什么横
薮先生会有108号的手枪呢?”



大埘撇了撇嘴，“这还用说吗?108号的真实身份就是横薮友介啊。”

“啊。”小牛田的眼珠子睁得更大了。

“十年前，在仙台开枪犯案的横薮，在射杀出租车司机后，可能把手枪藏在案发现场附近的某个地方。
十年后，他因为休假，久违地来到了宫城，重返案发现场取回了纪念品。然后在房间里矫正手枪的时

候，不小心走火了。意识到人生剩下的时间不多的横薮，开始想办法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幸好窗外就

是断崖，他只要把枪扔进海里，然后锁紧门窗，之后伪造自己被犯人射杀的假象就行了。这样，即使警

方确定了子弹的线痕，也不会怀疑到他就是108号。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当横薮打开窗户，想把手枪
扔出去的时候，一个流浪汉从外面的马路上看到了他。横薮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开枪将其射杀。后来他意

识到硝烟反应有可能暴露身份，就把手枪和上衣一起扔了出去。”

“东西掉进水里的声音就是这个吧?”

大埘低头看着榻榻米上的血迹，脑海中浮现出快要断气的横薮的身影，仿佛听到了他垂死中发出的挣扎

的呻吟声。

“那么108号现在的位置是……”

“是警察局的太平间吧。”

可能被送到大学的法医学教室了，但不管怎样，肯定还在警察的手里。

“十年前震惊日本的案件的凶手，偏偏以名侦探的身份在媒体上引起了轰动，真是太荒唐了。”

小牛田喘着粗气。

“昨天电话里我不是说了吗?那家伙就是个骗子。”

“我们和海上保安署合作，在海上进行搜索。如果能找到手枪，案子就算了结了。”

“我觉得你找不到的。”

“什么?”

“大海捞针，希望渺茫啊。”

牛田脸上的表情消失了。

“横薮友介先生不是108号。”有森理理子一副厌倦了大埘自吹自夸的的表情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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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吱嘎吱，玄关的招牌发出不祥的声音。

大埘呆住了。怎么可能?

大埘以为理子也会得出和他同样的结论。

“横薮先生不是把手枪扔进海里吗?”

小牛田罕见地露出难色。



“不是的，”理子拿起放在盘子里的茶碗，“既然没有被没收，那就可以认为没有作为证物的价值了。”她
打开走廊的玻璃门，将茶碗朝大海扔去。

“你说什么……”

理子将手指贴在嘴唇上“嘘”了一声。

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海浪有规律的拍打悬崖发出的声音。

“你们懂了吧？我相机的变焦镜头掉下海湾的时候，也没有听到落水的声音，因为目测山崖有三十米
高，哪怕再大的声音都会被海浪声吞没的。所以，我不认为‘海之庭’可以听到手枪落水的声音。”

“可是，有住客说听到有什么东西掉下来的声音，那是幻听吗?”

小牛田挠了挠头。

理子若无其事地从面向后院的窗户往下看。

“那里有个叫‘神池’的小池，房客听到的声音，应该是有东西掉到了那个池子里吧?”

“啊。横薮先生为什么要把手枪扔在院子里的池子里?明明眼前就是无边无际的大海啊?”

“这就不合逻辑了，对吧?因此，横薮先生不是108号，他也没有把枪扔进大海。大埘先生的推理是错误
的。”

“那你知道真正的凶手是谁吗?”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和身份，只是我很确定108号的身体有某种特征。如果根据这个特征收集信息，应该
可以确定他的身份。”

理子突然从大埘手中抽出两张照片。

“如大埘先生所言，横薮先生尸体的上衣被剥掉了。凶手之所以取下上衣，是因为上面留下了某种痕
迹。但横薮先生并非108号，他的死也并非意外事故。因为要满足大埘先生的推理，横薮先生应该把枪
扔到海里，而不是院子里的池子里。”

理子目光灼灼的看着大埘和小牛田说道。

“窗户的锁隐藏的极好，乍一看窗户就像是嵌死的一般。凶手过去没有来过这个偏屋，所以，他肯定不
知道窗户可以打开。因此无法将横薮先生的上衣扔进海里，只能带着它离开“海之庭”。但是如果把上衣
夹在腋下的话，就无法顺利爬上土墙逃离。要带走上衣，同时又逃离“海之庭”的方法只有一个。凶手把
上衣穿在了身上。”

“嗯?”小牛田若有所思的眨了眨眼，“你是说那个流浪少年吗?”

“没错。在路上被打死的那个男人身上穿着一件尺寸明显不合适的夹克，他就是108号。我的推理是这样
的，108号朝横薮先生开枪的时候，因为后坐力不小心咬断了舌头，之后为了确认横薮先生死了，他肯
定检查了横薮先生的遗体，这时候他嘴角的血滴到了横薮先生的夹克上。为了掩盖这个事实，所以他就

把夹克拿走了。”

理子举起在路上发现的尸体的照片说道。

“那么，是谁射杀了108号?”

“当然是横薮先生。108号将手枪遗留在现场，然后离开了客房。他想制造横薮先生自杀的假象，同时把
横薮先生装扮成108号。但是让108号没有想到的是，横薮先生尚有一丝气息，他用尽最后的力气走向玄



关，为了不让108号回来，于是关上了门锁。当他回到房间想给房东打电话的时候，他在窗外的马路上
看到了108号的身影。横薮先生于是打开窗户，开枪射杀了108号。

“此后，横薮先生突然醒悟，如果自己拿着枪死去的话，可能会被警方误解为他是108号，这就正中了
108号的下怀。横薮先生为了让人们知道倒在路上的男子就是108号，于是想把手枪丢到108号身边，但
是由于失血过多，力量不足，手枪掉到了后院，砰的一声沉入了池塘。横薮先生在迷迷糊糊中，为了不

让人知道自己开枪射杀了108号枪，于是关上了窗户，不久就断气了。”

“年龄不合适吧?”大埘出乎意料地发出了反驳的声音。

“108号十年前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现在应该二十五岁了。”小牛田附和道。

理子皱起眉头，“你说得没错。死在路上的男人外表像少年，但又不是少年。我说108号的身体有某种特
殊特征就是这个意思。”

“胡说!”大埘从理子手里抢走照片。“你说这家伙不是小孩子?怎么看都像个青屁股小鬼。”

“十年前发生连环枪击事件时，警方当初推测的犯人是三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惯犯和暴力组织相关人
员。实际上这一推测正中靶心。”理子用带着一丝忧伤的眼神俯视着男人倒下的道路，“108号患有某种
无法长大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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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埘回到侦探事务所没多久，电话铃仿佛早已等候多时般响了起来。

“经法医确认，少年其实是一个成年男性。108号患有侏儒症，这也是为什么他看起来如此年幼的原因。
”小牛田尴尬地说。

有森理理子的推理被证实了。

“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病，据说五六万人中才会出现一个，欧美好像更多。”

让日本陷入恐怖的绝代杀人魔，竟然是患有这种罕见疾病的人。大埘叹了口气，说了声“谢谢”，放下电
话。

必须用酒精来洗刷一下大脑。大埘正要从冰箱里拿出啤酒，突然想起压缩机坏了。

此时门开了，最不想见到的人走进了事务所。

“辛苦了。”

理子放下背包，把没有变焦镜头的相机收进柜子里。

“你也想喝酒吗?”

大埘是在仙台站和助手分开的，原因无他，大埘只是不想和理子并排坐在新干线的座位上，那样多尴尬

啊。

理子在沙发上坐下，沉默了几秒，像是在寻找合适的词语。

“大埘先生，你应该慎重一点。”

理子开始对雇主发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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